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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拓技艺的发展及其当代应用
潘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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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推

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举措。传拓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中的优秀代表之一，自汉魏以来经历千年，其技法也不断创新

与完善，形成了系统成熟的传拓艺术。随着时代变革，传拓技艺的发展与传承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内核下

创新内容、革新技术，是传拓技艺在新时代下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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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商周以来，人类逐渐发展出成熟的文字系统。文字载体

极为丰富，既有竹、木、帛、纸等作为日常书写材料，也有以

庙堂、墓室等建筑墙壁为材料直接绘制，这些都留下以墨迹为

主的手写体文字。另有一种特殊载体，借助金石为材料（金指

以青铜器为主的金属铭刻，石主要指碑刻），将文字刻于其上，

这就留下了现如今的金石文字。

传拓则是复制金石文字的一种古老技艺，通过纸、墨、刷

子、拓包等工具材料将金石上的文字或图像复制到纸上。在古

代，没有照相制版要如何复制各类文字，从保持文本原样和保

持字形艺术的角度，传拓都成为了最适合且最便利的复制之

术。传拓技艺的发明，也对金石文字的复制保存乃至后世金石

学的发展影响巨大。

1 传拓的产生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了秦始皇东巡时留下

的六种刻石，北朝郦道元《水经注》中记录大约二百多种古刻，

这些记载大多是在实物前现场记录或事后追述，并未提及“传

拓”相关内容，可见当时虽已有碑刻，但传拓尚未流行。

《隋书·经籍志》记载，南朝梁元帝辑有《杂碑》二十二

卷，碑文十五卷，在金石学界被称为“金石专著之祖”。施蛰

存先生认为这些“梁朝遗留”都为拓本，不是影写，因此在南

朝齐梁时期就应有纸墨拓碑。由此也便自然产生疑问：自东汉

末年起，洛阳兴起碑刻石经，更有如“正始石经”等记载，而

北朝确未有拓本流传，猜测因战乱等因素佚失，史书就此失载。

由此可见，传拓技艺的产生与兴起，首先源于大量金石文

字的出现。

金石文字的历史十分悠久，墨子有云“著于竹帛，镂于金

石”，可见当时文字的载体已有竹帛与金石之分，竹帛为真迹，

金石则是铭刻文字。朱剑心在《金石学》中提及“三代有金而

无石，秦汉以下石盛而金衰”。先秦是青铜器铸造的鼎盛时期，

依托青铜器为载体，其上铭文也不朽于世。宋仁宗曾下诏命秘

阁和太常所藏的三代钟鼎器“付修太乐，所参较齐量”，又“诏

墨款以赐宰执”。后来，丞相文彦博让国子监书学杨南中释读

御赐的墨款钟鼎铭文，“以俟博古者”。杨南中于皇祐三年

（1051），将释读的钟鼎铭文撰成《皇祐三馆古器图》一书。

又有刘敞将家藏十一件青铜器摹绘成图，刻于石板，名为《先

秦古器图碑》。可见自宋以来，学者们开始关注先秦古器的研

究，“金学”在宋真宗、宋仁宗年间活跃起来，同时也确立了

青铜器研究的“学术规范”。

先秦时刻文字传世相对较少，传石刻刻《石鼓文》看起来

已有相当成熟的水平，说明其出现年代较晚。汉代刻碑之风盛

行，郦道元《水经注》就其巡游所闻著录两汉石碑一百七十余

件，宋代《隶释》收录汉代碑文 115件，民国祝嘉从历代著录

中辑录汉代碑刻七百余件，胡海帆先生的《秦汉刻石文字要目》

收录汉代碑刻五百四十余种。其次，工具材料的不断进步完善，

为传拓的产生提供了基础的物质支持。传拓所需的基础工具主

要有纸、墨、拓包、刷子等，以纸墨最为关键。

新石器时期人类就已经开始使用天然矿物作为颜料，来绘

制陶器等工艺品上的纹饰。至先秦，已有“邢夷制墨”的记载，

且大量简牍、帛书的出土，也证明了墨在当时已有了广泛的使

用。纸的出现要稍晚于墨，最早在西汉古墓中出土了植物纤维

的麻纸，直到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技术，采用更为常见的原料，

大大降低了造纸成本。也提升了造纸工艺，自此纸才得以广泛

使用。且蔡伦改进后，纸张纤维具有了一定的伸缩性，这也使

得它能够作为传拓材料进行使用。

2 传拓的发展

关于传拓技艺最早产生和运用的确切时间，史籍并没有明

确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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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早的拓本，出现在《隋书·经籍志》：

又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所书，魏正始中又立三

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后魏之末齐神武执政，自洛阳徙

于邺都，行至河阳，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太半，

至隋开皇六年又自邺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议欲补缉立

于国学，寻属隋乱，事遂寝废，营造之司因用为柱础。贞观初，

秘书监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

府，并秦帝刻石附于此篇以备小学。凡六艺经纬六百二十七部

五千三百七十一卷。

前文已经指出施蛰存先生的观点——即纸墨传拓出现在

南朝齐梁时期，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中所述似乎也可以

佐证这一观点，“拓墨之法，始于六朝。始用之以拓汉魏石经，

继之以拓秦刻石，至于唐代，此法大行。”迄今最早的传世拓

本，便是唐太宗《温泉铭》手书碑刻拓本，1900年在敦煌莫高

窟第十七窟发现，为剪裱本，计 48行，原石久佚，仅存拓本，

此作品也是书法史上第一件行书碑刻。

图 1 唐太宗《温泉铭》手书碑刻拓本

然唐代关于传拓的记载，不仅以拓本实物流传，在诗句中

也多有记载。韩愈所谓“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

之句，体现了传拓技艺具有“复制”的功能，且从诗句中可以

看出，至少在唐代，传拓技艺已经发展到十分高明的水准。唐

代传拓大多以名家碑刻为主，大量金石文字还未进入大众的视

野。

传拓技艺的发展及拓片的传播在宋代有了质的飞跃。自宋

代起，金石学与传拓二者相辅相成，金石学的研究为传拓内容

与题材带来了多样性，也培养了宋代文人对于著录、传拓前代

石刻的风气；而拓片的制作与传播，为金石学家的研究提供了

原始材料，把刻石变成拓本带进书斋，也为研究提供了极大的

便利。

而宋代金石集录、题跋风气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当属欧

阳修。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欧阳修三十余年的政治生涯较

为坎坷，其文学领域相对政治生涯来说，要顺利一些。作为开

创金石学的先导人物，欧阳修所撰《集古录跋》收录青铜器和

石刻共计 400余种，其按照时代次序进行编排，构建了“撮其

大要，别为录目”的目录格式，又兼具考证与品赏，是中国历

史上第一步综合研究金石学的著作。

除欧阳修外，宋代还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金石学家，为传

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价值。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撰《金石录》三

十卷，共收录金石拓本二千余种，将金石铭文作为补充史料的

重要证据对其进行考辨、勘误，完善了金石学体例；洪适所著

《隶释》二十七卷、《隶续》二十一卷，将汉代隶书石刻铭文

逐篇释读，并加以史实、文字方面的考证，是金石学研究中完

善且精细的创作。

宋代除了传拓先秦、秦汉以来的碑刻之外，还进行了古碑

的翻刻及重刻工作。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在北宋建隆、乾德

间由王彦超重摹于陕西西安，世称“西庙堂碑”。宋代学者通

过对金石文字的收集、整理、集录、考证，完善了传拓的基础

资料，也让拓片收藏的蔚然成风。

宋以后开始有了大规模的官方刻帖，即将名家作品双钩摩

勒上石，以刻工刊刻，再利用传拓之法，将其上文字椎拓到纸

上，成为拓本。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宋太宗钦命王著负责编次、

摩勒、刻板，并于淳化三年竣工的《淳化阁帖》，共十卷，汇

集了先秦至唐代历代帝王、名家共计 102人的 420件传世精品。

元明一代，金石学逐渐衰落沉寂，成为衔接宋、清两代的

过渡时期。这一时期金石研究的学者主要活动于以苏州为中心

的江南地区，金石鉴定理论初步建立，由此推动了私人鉴藏金

石风尚的盛行。明代中后期，以程朱理学为指导的统治秩序逐

渐失范，人们开始在思想上强调主体的能动精神，尊重心灵的

裁判权，一时之间王阳明学说盛行。以此思想为指导，造成了

晚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这就导致了清代兴

起提倡博学求实、无证不言的考据之学。

由考据金石学而兴起的“碑学”在清代大行其道。清前期

碑学的重点是篆隶上的探究，时出现了一批篆隶名家，如朱彝

尊（1629-1709）、陈奕禧（1648-1709）、何焯（1661-1722）

等，他们逐渐摆脱了唐代隶书的样式，回归汉代，即所谓的“隶

书中兴”。至乾嘉时期，才真正在书学上系统地提出南北书派

概念和碑学理论框架，以阮元为代表，开启了碑学理论的先声。

乾嘉时期的另一标志性人物当属邓石如，虽同为书学秦汉，但

其在用笔的铺毫与裹锋、结体的紧密与舒展、气势开张与遒劲

等方面作出了总结性探，其楷书更是抛开唐碑，直接取法北朝，

具有明显的北碑特点。金石学的复兴与碑派的崛起，使得金石

拓片身价倍增，访碑、传拓之风日盛，文人学者争相收藏、赏

鉴、考评拓片，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完善了传拓技艺。

3 传拓的当代应用

传拓技艺发展至今，复印技术与信息技术的便利，使得传

拓技术的适用范围受到束缚，逐渐弱化了传拓的实用价值，更

多的保留了其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逐

渐深入，传拓技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开始走入大

众视野，也迎来了传统技艺的现代化转型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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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拓作品内容的创新。拓片本身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自古

以来皆有收藏、鉴赏的价值，明以后，拓片收藏之风日盛，其

收藏价值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保存时间久远，带来

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二则是其传拓内容本身所承载的文化

价值。现代拓片由于其本身时间积累的限制，并未有历史价值

可言，那么创新拓片内容就成为促进传拓技艺转型升级的重要

一步。在内容设计上，以当代诗歌、现代文学、网络热词等为

参考，设计符合当代人精神文化需求的词句；除文字内容，图

像类拓片则更容易进行创新与改造，融合现代风格的孔子、财

神等人物拓片推出后也广受好评，贴合了当下人们——尤其是

年轻人的精神追求，金榜题名、财源广进、事事如意、日日欢

喜。将传统的中式美学融入现代设计理念之中，通过内容题材

的个性化、艺术化设计，为拓片作品赋予艺术价值，并融入到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更有一些特殊定制与设计，打造拓片的唯

一性，使其成为艺术家风格的体现，完成技术手段、文化内涵

及艺术审美的高度融合。

传拓技法传播的创新。随着数字化、信息化的不断发展，

文化产业融合科技水平，依托现代市场，逐渐焕发出新的生机。

当下传拓技艺最普遍的传播方式即为多领域融合，“传拓+博

物馆”“传拓+新媒体”“传拓+非遗研学”“传拓+文创设计”

等模式层出不穷，通过各领域融合，为传拓技术注入了新鲜血

液。2011年，苏州碑刻技艺被批准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保护

遗产”，2012年苏州碑刻博物馆“碑刻技艺展示体验中心”就

正式对外开放，成为全国博物馆行业第一家成立的“碑刻技艺

展示体验中心”，面向观众进行“碑刻传拓技艺”的互动体验，

完成了传拓技艺与博物馆的跨领域融合。有了博物馆的参与，

传拓技艺就不仅仅是民间艺术，其精神文化价值被不断挖掘，

各类拓片展层出不穷，宗教信仰、文人雅士、市民生活等等历

史被生动而又真实地呈现，满足了各个阶层的精神需求，也体

现了文化价值的多元性。

传拓传承途径的创新。非遗技艺受限于技术难度高、传播

范围小、受众人群少等难题，传承途径一直都较为单一，多以

家族或师徒关系世代传承。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受

到关注与重视，也提出“人人都是传承人”的概念，希望非遗

文化能够走进大众视野，在大众文化中薪火相传。传拓技艺自

进入大众视野后，一直致力于传承与保护工作。2013年，苏州

碑刻博物馆体验中心正式推出“非遗”进校园系列活动，将传

拓体验课程送入校园，植入学生的课程之中。为方便未成年人

进行系统的体验课程，课程在传统的传拓技艺基础上进行了拆

解与精简，少说多做，反复操作，手把手教学，学生们在一次

次的体验过程中，除了了解传拓技艺本身，也能够更加直观地

认识书法文字、古典画作等，让学生们体会传统文化的魅力，

从而自发主动地去传承非遗传拓技艺。

4 总结

传拓技艺是中国特有的复印之术，也是保存古典文献的有

效方式。传拓技艺随着时代发展和文化需求应运而生，却也在

时代的变迁中逐渐式微。古代传拓技艺的发展，依托于金石学

的研究背景及造纸、印刷术的成熟，在宋代大兴，并完成了由

复印到“创作+复印”模式的转变；元明一代的过渡，促进了

金石拓片鉴赏之风的盛行，提高了拓片的观赏性与艺术性；再

之清代“碑学”的兴起，完成了学术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从理

论与实践两方面完善了传拓技艺。现代传拓技艺的发展，伴随

着科技与文化的日新月异，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成为了

时代主题，现代拓片在作品内容、传播方式、传承途径等方面

都有了继承与创新。保护传承、求新求变，为传拓技艺的现代

化道路注入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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